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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合一的双面：技术时代中人类“赛博格化”的体育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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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学 体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技术时代中人类正面临着向赛博格演化的挑战。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人机合一”

的现实中，挖掘人类“赛博格化”的起因，以及体育在技术时代中的境况。在人类“赛博格化”

的时代命题中，从技术、身体和生命 3 个维度，对人类“赛博格化”体育与时间的黏连，体育与

空间的延展以及体育与时空的拓维中进行反思，并展开“人化”的体育叙事。在技术时代下，在

身体与意识中，探讨赛博格对人类主体性的重塑与体育本原的寻回；在人类与机器中，探析赛博

格对人类交往性的失真与体育过程的补遗；在虚拟与现实中，探寻赛博格对人类社会性的弥散与

体育场域的集结，从而揭示“拟人化”的表象与体育之间的联系。在人类“赛博格化”的进程中，

体育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与生命的本真存在，在后人类的加速社会中，需要思考人类生存与体育存

在的哲学命题：体育对于人生命意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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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sides on integration of human and machine: Sports philosophy about 
"cyborgization" for human beings in the era of technology 

LIU Xinran，ZOU Qi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echnology, human being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evolving towards cyborg.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 the reality of integration of human and machin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human 

beings’ “cyborgization” and the situation of sports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In the era proposition of human beings’ 

“cyborgiza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body and life, several reflections have been produced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cyborgization" sports and time, the extension of sports and space, and the 

extension of sports and time and space, and also expand the 'humanized' sports narrative. In the era of technology, 

from the body and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discusses cyborg's reshaping of human beings’ subjectivity and the 

recovery of sports origin; from human and machine, exploring cyborg's distortion of human beings’ communication 

and the supplement of sports process; from virtual and reality, exploring cyborg's dispersion of human beings’ 

sociality and the aggregation of sports fields, and thus revea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pearance of 

'personification' and 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beings’ “cyborgization”, sports emphasize the natural attributes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true existence of life, and meanwhile, in the accelerated society of post-human beings,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about the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of human beings’ survival and sports existence, namely the 

protection of sports for the meaning of human being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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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在演讲中明确预判，通用人工智能将于

2026 年实现，2030 年 AI 的总智能将超越全人类。当

今时代，技术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机合一

体”即赛博格(cyborg)，已经普遍存在于社会现实中。

在这一智能浪潮的席卷下，体育也深刻感受到技术时

代的诸多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科技

在竞技体育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建设体育强国，必

须实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立自强。”[1]从运动装备的

高科技，到运动身体的生物工程改造；从运动方式的

自主性生成，到运动表现的数字化依赖；从运动场景

的虚拟性体验，到运动感受的神经元触及等，赛博格技

术正逐渐改变体育实践的本来面貌，并深刻地影响着人

类的生存处境。在机器与人相互影响且互为关联的时代

中，体育也随着“赛博人(cybernauts)”[2]的出现而发生

着改变，成为“后人类”社会需要被重新诠释的概念。

在“人化”的生命自然和“拟人化”的机械生成中，

人的“赛博格化(cyborgization)”，就是运用现代科技对

自然人进行改造，从而形成“赛博人”的过程。赛博

格是技术时代中的产物，是集人类大脑(或人工大脑)

和机械躯干(或自然躯体)于一体的“人机合一体”，是

与人类共生共存的生命共同体。 

一方面，赛博格作为技术性存在，让生命与机器

发生粘连；另一方面，赛博格又作为生命性存在，让

机器与人性进行组装。在这一急速变化且加速迭代的

社会场域中，赛博格究竟是具有神性还是灵性，是自

然性还是技术性，是人性还是物性，后人类社会所构

筑的生命场境，让人类在急速转换间，感受到信息爆

炸、思想游移与认知耦连。正如哈拉维[3]所言：“赛博

格绝非要把人类与其他生物隔绝开来，而是建立一种

不安又愉悦的紧密结合。”在这种紧密且紧张的结合状

态下，人类成为赛博格的本体感受器，在后种系生成

中，“人”逐渐走向“非人”。技术引领着新纪元到来，

是时代的解药还是毒药，可以在“人机合一体”中，

用体育视角进行阐释。 

赛博格如同一面双棱镜，折射出人类文明的根本

性矛盾——我们试图用工具理性征服自然，却可能在

此过程中异化为自身工具理性的囚徒。在技术时代中，

被“赛博人”的幻想与错觉而侵蚀的人性，进而迷失

的自我、思想的退潮、价值的缺失以及对技术的依赖，

都可能成为“虚妄的假象”与“幻觉的拟景”。“与数

据缠绕的赛博格身体”[4]，一边将身体给数据供给养分，

一边将数据给身体以永久持存并以此循环往复。身体

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必要物理元素，必然需要得到理

性化安置。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活动通过对身体的锻造

和训练，提高人的生理机制与机能，并从体育中寻找

人的存在本质。然而，在人类“赛博格化”的过程中，

赛博格的身体界限含糊不清？赛博格何以成为我们的

本体？赛博格与后人类的未来？赛博格对体育精神的

重塑等，已然成为后人类社会的中心议题。因此，体

育作为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与生命的本真存在，在人类

“赛博格化”中的时空粘合值得哲思与追问。 

 

1  体育与赛博格相遇 
赛博格是后人类时代智能且不断迭代的产物，“人

机合一体”正是赛博格的拟像与化身。追寻赛博格的

词义变化，早在 1818 年玛丽·雪莱在《弗兰科斯坦》

中就首次提出“自动装置(机器人)”，借“人造人(非人)”

来探讨人性，赛博格堪称工业时代的一个伟大神话。

“赛博”一词由希腊语的“引航员/舵手”演变为拉丁

词的“控制/规范”，从中蕴含着指引、规范之义，强

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赛博格以及虚拟化身表现了人类能力被增强或者

改变，强调技术侵入人体的变化，这种变化伴随着技

术革新并实际正在发生。1929 年英国知名科学社会学

家 J.D.贝尔纳提出“机械化的人”，这种机械人通过假

肢和基因工程变成了能够在真空中生存的生物，并具

有高级感官。1960 年克莱恩斯在《赛博格与空间》中

首次提出赛博格一词[5]，文中的“Cyborg”强调一种钢

铁与肉体相结合的产物。1982 年随着第一颗人造心脏移

植成功，“有机的人”与“无机的机器”被集置在一起，

打破了“传统的人”与“现代的机器”之间的界限。1985

年唐娜·哈拉维[6]发表的《赛博格宣言》中，对其表述

是：“赛博格是一种控制论有机体，一种机械和有机体

的杂合体，一种社会现实的造物，也是一种虚构的造

物。”2017 年英国彼得·斯科特·摩根利用技术对患

有“渐冻症”的自身进行改造，做了“三重造口术”,

通过技术嵌入人类身体，利用技术实现再生，成为现

实生活中的首位赛博格。从赛博格构想到通用人工智

能，赛博格已然从虚拟世界走向现实生活，人类自身

与外部间的界限被动摇，“人”与“己”的身份可以进

行置换与重构，就此，人类进入到陌生的新技术世界。 

“内部稳态”“无意识”“流动的身体”等共同组

成了赛博格的核心特征。一是赛博格作为整体，社会

性功能逐步增强，机械、电子与芯片，使“混合人”

拥有了“神秘”的魔力；二是作为部分，身体性价值

逐渐削弱，肉体、肢体与官能，使“机械人”体现出

“物性”的脆弱。“不仅仅是身体的机器化，而且还包

括机器的身体化”[7]，在如今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形象

正在逐渐成为现实。身体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身体

成为一个紧张且魔幻的竞技场，在后人类社会中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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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技术更迭和文化焦虑。然而，体育作为身体运动

的重要手段，是人类独有的行为文化。体育运动使得

身体力量充盈，在血液急速运行中完成身体自身的能

量竞技与生命更新，在力量不断消耗中达到肉身机体

的凝聚与增强。 

 

2  “人化”叙事：技术时代人类“赛博格化”

的体育反思 
赛博格以一种“后性属”的身份，促使我们超越

传统的人类形式：一是时间方面，技术与体育在历史

黏连中无法分离，赛博格技术的不断升级与进化，在

时间中的迭代速率逐渐加剧；二是空间方面，技术与

体育在对于场域、身体和主体等因素的占有欲持续加

强，赛博格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身体的空间

体验与身体感知；三是时空方面，技术与体育不断突

破人类时空的界限，赛博格技术实现多元时空的智能

融合与多维交互。人类“赛博格化”是对人类生命进

行延异的过程，是人与技术互构的持续性动作，人发

明技术，技术同时也在发明人。这一过程正逐一击破

人类在世所存的边界与印记，体育在时空中的深度黏

连与延展，需要回到最初的主题：体育对于人类生命

意义的守护。 

2.1  技术之维：人类“赛博格化”下体育与时间的黏连 

人类与技术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卡普[8]看来，

“技术工具乃是人体器官的投影，从器官衍生，人类

在工具中继续生产自己”。赛博格是人类随着时间推

移，而逐步与技术发生嬗变的结果，体育也随着时间

推移，成为主动适应人类身体本原的存在形态。在技

术时代中，体育教练的训练与竞赛指导、体育教师的

教学与讲解方式、体育爱好者的运动参与，最终都会

转变成机械的口令、代码及符号输入人类大脑中，表

面上节省了大量学习时间，可本质上却给体育习得者增

加了无限的难度。人类在执行机械口令之余还需不断去

学习新知识，以及学习怎样去处理新问题。 

赛博格技术在于人类的生命体征在时间维度中被

无限放大，大到可至“永生”，可谓意识“不死”且身

躯“不坏”，技术引发人类“时间体验”的异化。同时，

时间性是身体的基本性要素，是生命永恒开始、承继

与转变，总是吞噬自身的本原，又总是再生出自身的

“自然”。赛博格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那些与生

俱来“缺陷”的人类身体。但是在时间的急速流逝中，

赛博格技术逐渐将改造对象放置在“自然且完整的

人”，以“技术的创造性进化”引领“人类的机械性发

展”，如：一是技术增强感官，神经接口加速信息处理；

二是技术置换身体，机械外骨骼突破生理极限；三是

技术篡改意识，脑机接口调节神经活动。人的“赛博

格化”不断改变人的官能、体感与直觉，加速人对时

间流速的感知，打破人类身体的时间性自然。 

在技术与人的时间黏连中，随着人类身体逐渐“赛

博格化”，体育活动也面临着从“身体仪式”向“技术

装置”的范式迁移。“可穿戴设备将传统身体训练转化

为数据流分析，运动员的‘直觉性运动智慧’被降维

成可计算的生物力学参数”[9]。这种工具主导的技术介

入，使得体育从“身体感知”异化为“效率工程”，时

间在加速前进中，体育正在被数字化改写。赛博格在

现代竞技比赛中如同兴奋剂，破坏比赛公平性。由于

技术介入，身体实践的目的性被弱化了，转变成虚拟

空间或是机械展演的竞技。但是人在体育中以具体的

肉身存在，体育所带给人的汗水、痛觉以及肌肉张力

是真实存在的生命感知，体育能够让人感受、控制并

规训身体。同时，体育可以通过主动驾驭技术实现“反

控制”。例如，运动神经接口技术虽可能形成技术依赖，

但运动员通过系统训练可将其转化为身体感知的延

伸，完成从技术客体到控制主体的身份转换，形成“人

-技共生”的协同模式。通过体育实践，人的自我感

知力和对外拓展力得到提升，官能敏锐度得到增强，

对时间流动的感知更加具体且深刻。因此，在技术时

代的人类“赛博格化”，虽然“加速”了人类身体的时

间性体验，但是通过体育实践的确立，人仍能找回身

体存活在世界中的“正常”速度。 

2.2  身体之维：人类“赛博格化”下体育与空间的延展 

身体，不单指人类身体，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

由“肉身”组成的实体。随着现代技术与身体的融合

发展，身体产生了变异。身体与技术工具间产生了双

向移植运动：身体被移植到工具之上，工具则融入身

体之中。人类身体被技术改造、制造并重塑，工具经

由技术对人施加影响，并产生出赛博格、阿尔法狗、

克隆人、承影无人机甲等技术产物。赛博格使身体从

显性的活动到隐形的娱乐，身体逐渐“去存在化”。随

着人类“赛博格化”，人类身体逐渐走向“技术”虚拟

化，同时，现实的身体空间也逐渐延展至虚拟的“赛

博空间”。 

一方面，对自我本体而言，自身内部的生理系统

所构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内部系统不断产生联系与

沟通；另一方面，对外部环境而言，身体作为单一的

物体不断与自然界的人、事、物产生联系，以身体为

中心构成特定“场域”。然而当人成为赛博格后，现代

技术通过对人“‘健全的身体’‘残缺的身体’和‘增

强的身体’”[10]与机械、机器进行耦合、弥补和增强，

致使人类身体的正常生理结构及生理机能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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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现实空间的“神经感知”变成赛博格与虚拟空

间的“信息传导”。体育领域也受到赛博空间的延展，

电子竞技选手通过穿戴式设备，操控虚拟化身在赛博

空间中进行高强度对抗，这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的边界，

实现了跨地域同步竞赛，使体育参与者从地理约束中

解放出来。 

在数码化的身体空间中，面对人类“赛博格化”

的身体异质性改变，在体育中，运动是回归身体自然

的基本手段。人类文明体现出身体的主动性，身体是

运动的、活跃的，身体是体育运动的根基。体育中身

体实践强调人类的本体感觉体验，体育是人化的体育，

是让人找回、面对、体验、享受、塑造和完善自我的

身体活动。因此，在人类逐渐“赛博格化”中，体育

存在的意义在于能让人意识到“身体”的存在，要让

身体实行“还原”自然，返回到身体原始本体中，让

人类活跃与力量的本性不断涌现。 

2.3  生命之维：人类“赛博格化”下体育与时空的拓维 

生命是人类在时空限度中感受、体验和享受世界

和运动的途径来源。后人类时代，体育领域中的电子

竞技、数字体育所带来的身体在时空位面中的多元融

合，让网络世界的数字跳动成为生命鲜活的代名词，

心跳的频率被转化为数据流的光影闪烁。这种数字化的

生命呈现形式，表面上赋予生命超越物理时空束缚的自

由，使其得以在虚拟空间中无限复制、传播与“永生”。 

人类“赛博格化”在时空维度上的拓维，正是这

种生命异化进程的集中体现。一方面，技术通过神经

植入、意识上传等手段，理论上实现了意识脱离肉体

在赛博空间中的“不朽”与瞬间位移，打破了传统生

命在时间上的线性流逝与空间上的物理阻隔。赛博格

技术使得“时空间双重裂变愈演愈烈，演变为后现代

的时间瞬息化和空间碎片化，空间不仅丧失了往昔的

权力和重要意义，而且被分割成无数私人领域”[11]。

这种“时空压缩”甚至“时空折叠”的体验，看似将

人类从有限的自然生命中解放出来，实则是对人类生

命的消解。另一方面，这种脱离具身的时空拓维，直

接导致生命感知的“去身体化”。生命不再通过血肉之

躯与时空进行真实、沉浸的互动，而是通过技术接口

进行间接的、符号化的感知。身体作为生命在时空中

定位、感知和行动的锚点被削弱或悬置，生命体验的

深度、温度与重量感也随之流失。这种“轻盈”的永

生与瞬移，潜藏着生命意义被“虚拟化”与“空心化”

的危机。 

体育不仅有时间维度的速度快慢之别、空间位置

方向之分，可以打破赛博格限制人类生命时间方面的

禁地；还有个人和团体项目之异，对挽救个体生命和

社会群体生命具有重大帮助。在体育的行动中，人能

获得运动变化的持续动力。人的生命需要赢得时间，

占有空间，才能体现生命存在的价值。因此，当人类

“赛博格化”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无限拓展生命的时空

边界时，体育可作为人类回归生命本真的“无题之解”

和“无解之题”，生命的丰盈与意义并非仅仅存在于对

时空界限的突破，更在于对当下具身体验的深度开掘

与珍视。体育以其强烈的身体在场性、时空具体性和

生命强度性，成为对抗技术化生命虚无、寻回生命本

真厚度的重要场域。 

 

3  “拟人化”表象：技术时代人类“赛博格

化”的体育表现形式 
在现代生存境况中，机器人学、假体技术、神经

科学和生物遗传学蔓延到更模糊的超人文主义及技术

超验主义，其核心是人类的进步。技术的蔓延原则，

在于对“人”的“嵌入性”置换和“功能性”替代，

而体育的存在本质，在于对“人”的“本真性”守护

和“自然性”回返。技术时代人类“赛博格化”也在

体育领域中体现出来，身体与意识的超然化，人类与

机器的器身化，虚拟与现实的数字化，人类主体性需

要重塑、交往性逐渐失真以及社会性日益弥散，体育

正在努力弥合此种生命的缺陷与失衡。在面对后人类

社会的生存困境，体育应履行对人类生命本原的寻回、

身体实践的补遗及行动场域的集结作用，体育与人类

社会共生共在的历史努力需要被正视。 

3.1  身体与意识：赛博格对人类主体性的重塑与体育

本原的寻回 

早在西方哲学史上，身体与意识就成为先哲们所

探讨的对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斯宾诺莎的“身

体与思想的解放”、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身体在潜意识

中涌动”、福柯的“被规训的身体”等，身体与意识成

为哲思交锋与论辩的战场，人类主体性的理性内核在

此中显现出来。当身体与意识开始在赛博格中融合，

从而使定义人类主体性变得困难。赛博格这种新型主

体的出现打破了身体与意识间的界限，人类主体性的

存在于技术时代模糊了视界。 

赛博格作为“生物有机体”与“机械无机体”的

融合体，将技术元件深度嵌入人类身体中，使人类主

体与技术客体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共存关系。这

种共生关系使得人类身体得到赋能，从而获得一种超

自然力量，“赛博人”“机械人”均向着“永生人”方

向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不断重塑着人类的主体性地位。

赛博格作为身体与意识的经验，逐渐受到重视。一方

面，作为物质主体的身体，赛博格摒弃身体的物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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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构造虚拟的认知拟像；另一方面，作为心灵主体

的意识，赛博格嫌隙人类本体意识，打造思维的控制

路径，在人类“赛博格化”中，身体与意识的主体性

不断被加以改变与塑造。 

在体育中，身体与意识缺一不可，都从人的本原

行为中共同构造出人本身。体育在人类“赛博格化”

中成为守护主体性的“肉身宣言”，从以下 3 个方面对

身体与意识进行经验重建。一是面对赛博格主体“去

身化”的“占有”，体育关注“具身化”的人类身体图

式，体育实践通过强化身体在场的感知，抵抗技术对

肉体的抽离。二是针对赛博格对意识“自主性”的“侵

蚀”，体育强调“身心一元”的本体论价值。本质上体

育都是意识通过身体动作对世界进行的意向性投射，

这种投射拒绝赛博格将意识降维为数据流的企图。三

是关于赛博格身体性的“离场”与意识性的“在场”，

身体与意识作为体育运动的源与流，体育本原通过重

塑主体边界，回应赛博格的身份迷惘。赛博格技术对

人类主体性的“身体”与“意识”重塑，在体育中形

成了不容算法介入的绝对领域。 

3.2  人类与机器：赛博格对人类交往性的失真与体育

过程的补遗 

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对机器的依赖程度

越来越高，手机、平板、耳机等外“器官”链接，为

人类带来了狂轰滥炸的信息内爆和“人机合一”的体

验。体育中的义肢、机械腿、机械外骨骼等科技“嫁

接”，让人在竞技运动中的攻击性及竞争性不断升高。

人对机器专横的单向控制权演变为人与机器间依赖的

双向监护权，人类与机器逐渐朝着器身化发展。赛博

格“器身化”的轴线撕开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交往界

限，人被不断地挖掘和计算，被可视化呈现、可用化

交往。它能变化、变异、流动、迁移，它不是静止、

固化的，而是无时无刻在流动和运动当中。从无中介

的现实交往到中介化的虚拟交往再到媒介化的“云交

往”，社交线索也由原来的“地域、兴趣、经验”为主

的现实交往，转变到以“网络、云端、数据”为主的

虚拟交往。“交往性”的失真，“互动性”的失联，在

体育领域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去身体化”危机，电子

竞技选手在虚拟战场中激烈对抗，却可能从未与对手

有过眼神交汇或肢体接触；健身爱好者通过智能手环

分享运动数据，却减少了在实体空间中共同挥汗的群

体归属感；甚至远程操控的运动机器人完成高难度动

作，其背后操作者的身体体验与现场观众的情感共振

被技术媒介层层阻隔。 

在赛博交往逐渐失真的后人类时代，人们要通过找

到真实“自我”和“栖居”的真正存在，以理性态度面

对消解了的作为“人类交往镜像剧场”本质——“无

实体身份”的线上交往与“有实体存在”的线下交往

间的矛盾。因此，面对赛博格化进程中“交往性的失

真”，体育过程的“实践性补遗”作用在于：首先，体

育通过强调身体的“在场”与“共在”，重新锚定交往

的肉身根基，“企图让那些受着压迫的肌肉、骨骼终有

机会得以舒展一番”[12]。其次，体育通过在具体、共

享的时空场域中展开互动，重建主体间直接、鲜活、

充满不确定性的交往情境。然后，体育通过仪式化的

规则(如赛前握手、赛后致意)和情感共鸣(如团队庆祝、

观众互动)，修复被技术中介稀释的交往理性与共同体

情感。最后，体育以其特有的实践过程提醒我们：真

正的交往不仅关乎信息的交换，更关乎身体的相遇、

心灵的共振以及在共享世界中共同存在的意义。在技

术日益嵌入交往的当下，体育作为“身体在场”与“行

为互联”的交往实践，为弥合“赛博格化”带来的交

往性断裂提供了一条不可替代的路径。 

3.3  虚拟与现实：赛博格对人类社会性的弥散与体育

场域的集结 

赛博格是由想象中的伪实物成为真实的即时物，

“虚拟体育是人的物质实体被以数据化方式的体育活

动过程”[13]，两者的真实存在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明

确界限，将其并为“虚拟现实”。穆尔[14]认为，共同构

成虚拟现实体验的 3 种因素：“一是在电脑生成的数据

中的沉迷，二是在电脑计算的虚拟现实中的穿梭航行，

三是让用户与虚拟环境进行互动。”人类在电脑网络

(虚拟现实)中成为“代具”“拟象”的化身，能够以其

显著的沉浸性特征将人们带入他人的世界。因而，我

们只能理解那些往往是弥散的体验，它们既属于外部

世界，也属于我们内部世界，成为人类“虚拟”与“现

实”间的记忆储存在社交网络中。 

一是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随意塑造自己的形

象和身份，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个不同的虚拟身份，

从而营造出一种“新自我”的新世界的社会性存在假

像，“赛博公民”与“赛博空间”的虚拟社会处境，导

致人的社会认同逐渐走向个体认同。二是在现实世界

中，人们根植于物理空间的具身互动与经验共享，一

个人通常只有相对固定且单一的真实身份，进而构建

起基于真实特质的“本我”的“现实性”存在实体。

“2025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拉开“人机共舞”

的体育序幕，机器人用技术展现了艺术电子竞技“战

场”。海姆[15]曾说：“赛博人坐在我们面前，仿佛被缚

在需要投入的仪器上，完全迷失在这种世界中。赛博人

离开了皮囊之囚，悬浮在电脑空间中，在一个数码感知

的世界里出现。”社会性本应基于身体的共同在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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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赛博格化”技术将虚拟元素植入日常生活，进一

步加剧了社会联结的碎片化与身份认同的游离态。 

体育场域正通过其独特的集结力量对抗这种社会

性消解。一方面，体育场域有着严格的仪式和规则，

这些仪式和规则不仅将人群从虚拟沉浸中拉回现实物

理环境，更以仪式化的集体参与(如观众席的呐喊、团

队的协作庆祝)重建了社会性的具身基础。另一方面，

“虚拟场域里升级的身体体验、虚拟身体的构建与对

现实的介入”[16]，在体育实践中让人脱离狭窄、单独

的虚拟空间，人的精神与身体在真实的现实空间中得

到集结。再一方面，AI 虽能模拟百万次投篮数据，却

无法复现汗水浸透球衣时的手感变化——“身体记忆

的独一性，筑起了人机认知的终极壁垒”[17]。运动员

与观众的身体共在、情感共鸣以及即时互动，共同编

织出一个鲜活的“社会织物”。场域内的集结超越了技

术中介的隔阂，让个体在汗水、竞争与欢呼中重新体

验真实的社会嵌入感——身体的碰撞传递信任，眼神

的交汇凝聚共识，团队的胜利或失败强化了集体记忆

与身份认同。体育场域以其独特的功能，成为集结人

类社会性的重要力量。 

 

4  后人类转向：技术时代人类“赛博格化”

的体育自然补救 
海德格尔[18]提出：“在机械-技术统治时代里，一

切价值都是通过对事物的完全‘机械化’和对人类的

‘培养’而被设定起来的。”技术“座驾”与机械“器

身”在现代技术对人类的“订造”中充当着重要角色。

赛博格技术不断消磨且泯然人性，人的“存在”应是

“此在生存”而非“物化机械”，后人类社会需要注入

活跃的生命补剂：体育。赛博格作为人类进化为“超

人”的滞留与中继，在现代技术的最新进展已经触及

自然人类的根基和底线，是放任技术彻底改变人性还

是要维护自然人性和人类尊严？是走向“终结”还是

“重生”？是“抵抗”还是“补救”？体育中蕴含着

对于生命拯救的行为机制与文化基因，在后人类社会

中探讨“赛博格化”，一定绕不开体育作为生命保护的

哲学话题，回归生命“自然本性”的体育必定是一种

实践的选择与历史的努力。 

4.1  从“自然生命”到“数字生命”：人类“赛博格

化”的体育实践救赎与生命解放 

赛博格，是“碳基生命”还是“硅基生命”，是要

从生命领域探讨还是机械领域认识，这都成为技术时

代的哲学议题。赛博格作为“有机体”与“无机物”

的结合，同时具备“自然生命”的鲜活和“数字生命”

的虚幻。哈金[19]曾指出，“一种未来生命形式的神秘名

称是赛博格”。赛博格以人类“新形态”开启人类“新

生命”，该“新生命样态”的“新”在其具有“智能、

虚拟、数字”特征后，就已经纳入到“人”与“非人”

的探讨序列中来。在后人类时代，人类赛博格的虚拟

“符号”促使体育发出人类本真“信号”，从而解救“人

机合一体”成为后人类社会生命形态的普遍现实。 

在技术深度介入的背景下，个体不再作为孤立的

生物体存在，而是通过与基因编辑、神经植入、脑机

结合等技术融合，从而形成赛博格的生命复合体。这

一融合过程对人类生命与体育实践本质进行了根本性

重构，但在体育领域，可以通过“确立‘内在价值为

主’目标、构建‘技术为善利用’框架、塑造‘身机

交互关系’形态”[20]途径，通过体育实践达到人类对

技术座驾的生命“解放”。作为整体的生命，人类“赛

博格化”的生命实践，从人类“自然生命”到赛博格

“数字生命”的转变，意味着人类心脏脉搏跳动到“赛

博格”字节跳动的转变；人类血液流动到“赛博格”

键盘敲动的转变；人类情绪感知到“赛博格”信息接收

的转变等。这种“人化”的生命被“数字生命”遮蔽、

利用，从而导致人类“自然生命”的生存“异化”危机。

然而体育对“自然生命”以“敞开”与“解蔽”[21]，体

育这种由血肉之躯驱动的内源性体感反馈系统运动，

构成了对抗纯粹“数字生命”异化的关键屏障。 

体育作为检验“自然人类”与“技术增强体”交

互作用的竞技场域，其核心功能在于充当人类本质转

型的哲学棱镜。通过身体实践，具象化地呈现了技术

对人类主体性建构、公平性原则及伦理边界提出的挑

战，进而深化对“何以为人”与“人类未来形态”的

终极追问。体育实践中的身体，在与技术时代中其他

身体的复杂互动中形成了主体性力量。由此展开的生

命解放叙事：具身实践的体育确保技术作为放大器而

非替代者。体育是服务于生命对力量、速度、耐力、

灵敏的内在渴望，并在每一次极限挑战中，重新确证

那由碳基生命独有的、无法被硅基逻辑完全复制的“活

着”的质感与尊严。在这里，技术的补救性与生命的

可能性在汗水中达成和解，体育由此升华为后人类时

代重铸生命的“炼金术”与“淬炼场”。 

4.2  从“身体本体”到“人机合一”：人类“赛博格

化”的体育本质确立与身体保护 

赛博格通过技术与身体的“杂糅”，存在 3 种不同

形态：一为机械型赛博格，通过机械肢体等机械手段

提升扩展人的动作能力，同时具有“机械性”与“动

物性”；二为生物型赛博格，通过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

手段产生新的人类形态，具有“智能性”与“生物性”；

三为虚拟赛博格，即虚拟人、数字人、机器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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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人的身体形态与意识动态穿入“异度空间”，具有

“虚拟性”与“数字化”。赛博格的 3 种形态将“人”

与“身体”的关系逐渐变为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

征服的关系，通过剥夺其应有的存在地位及行为方式，

使之成为技术支配下的“被存在者”和“被存在物”，

成为技术主宰下的“可分解者”和“可降解物”。 

赛博格的 3 种形态演变引发人类思考：技术究竟

是“身体的代具”还是“代替的身体”？从“身体本

体”到“人机合一”，实质是人类身体本质到行为表象

的演绎过程，是从具有“身体本体”的“生命体”到

合成“人机合一”的“无用共通体”。这种身体价值的

“游离”与人类属性的“隐没”直指“人何以为人”

的“元问题”。体育作为生命体在物理世界中锚定自身

存在的“元坐标”，以及“作为一种以价值、规范、行

为和规则的存在为特征的人类现象”[22]，对人类回归

“身体本体”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赛博格化”是对人类身体的“祛魅”过程，

而体育本质是对人类身体的“复魅”实践。这种“人

机合一”必须以对人类“身体本体”的尊重与保护为

前提。体育“追求卓越、挑战极限、公平竞争”的核

心价值，要求技术的介入绝不能以牺牲身体完整性、

自主性，以及感知真实性为代价。禁止技术沦为对自

然身体进行非必要改造或替代的入侵者，而是强调其

作为“赋能者”和“保护者”的功能。体育在确立“人

机合一”这一后人类新本质的同时，也构建了一套独

特的身体保护机制。它要求技术服务于身体潜能的健

康释放而非扭曲异化，维护身体作为感知、情感与意

义载体的神圣性，并通过规则、伦理与具身实践本身，

为人类在技术洪流中锚定自身存在的生物性坐标，守

护那份源于血肉之躯的生命尊严与运动之美。体育场

域中的人机融合，最终指向的不是身体的消解，而是

其在技术赋能下更丰盈、更坚韧的存在形态。 

4.3  从“人本取向”到“物本取向”：人类“赛博格

化”的体育伦理规范与行为重塑 

随着 21 世纪新兴技术的凸显，人类也逐渐向“赛

博格化”靠拢，人类社会也由工业时代迈入数字化的

“后机器时代”。体育领域受到“物本主义”的侵蚀：

一方面，运动员的神经反应速度、操作精度等数据被

资本视为核心生产要素，其主体价值被压缩为“流量

入口”或“商业符号”，身体沦为承载数字指令的“高

效执行器”，甚至面临过载与损耗的风险。另一方面，

运动员独特的身体感知、临场决断的血性、面对困境

的意志力等难以被完全数据化的“人本”特质，则在

算法的效率崇拜中被边缘化甚至忽略。技术赋能本应

服务于人的潜能释放，却在极端化的“物本”逻辑下，

使技术本身及其可量化的输出成为新的主宰，人反而

沦为技术系统实现最优解的“部件”或“通道”。这种

“物本取向”的蔓延，不仅导致人类主体性的消解，

更深刻动摇了以“人”为尺度的根基。 

在技术时代中，人类被动“物化”成“商品拜物

教”的狂热粉丝与崇拜者，“物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

方方面面。首先，后人类社会中，人类的“赛博格化”

极大地体现出“物化”的表现形式。赛博格对人类身

体本体的改造与组装，正是强调身体作为“工具”的

使用价值，而忽视了身体的劳动价值。其次，当神经

生理学无视人之为人的特质时，也被视为是一种“物

化”。赛博格对人类“身体”机械化的盲目崇拜，对人

类“生命”自然化的漠视疏离，对人类“价值”内在

化的扭曲持存，无不体现技术时代中赛博格对“物本

主义”的追求。最后，赛博格化进程中“人-技”关

系的失衡，是直接导向“物本主义”取向伦理失范的

重要来源。技术极大地占据人类的生活与存在，随着

资本和“物”在社会生活中重要性的日益突出，对“物”

的追求和占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价值思潮，“人”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被极大地忽视和遮蔽。然而体育的伦

理规范要求人类拒斥“物本取向”以及拥抱“人本取向”。 

“体育是一种以运动为代表的身体政治，其魅力在

于规则约束、保障下的一种身体表达和行动实践”[23]。

面对“人本取向”向“物本取向”的伦理偏移，体育

伦理的首要任务便是进行深刻的规范重构与行为重

塑，其核心在于重新锚定“人”在技术洪流中的坐标。

一方面，明确任何技术介入都必须以尊重运动员的身

体自主权、知情同意权和人格尊严为前提，禁止以追

求极限成绩为名进行非自愿或损害身心健康的强制性

改造。另一方面，必须捍卫“人”的在场性与主导性，

确保技术始终作为辅助性工具存在，最终的决策、体

验与责任归属应清晰无误地归于运动员自身。再一方

面，体育伦理规范需积极引导行为重塑。鼓励发展那

些能够强化而非替代人类独特能力的技术应用，推动

在体育实践中持续强调和培育诸如公平竞争、尊重对

手、追求卓越精神等超越纯粹效率计算的“人本”价

值。唯有如此，体育才能在人类“赛博格化”浪潮中，

有效抵御“物本取向”的僭越，重新确证其作为塑造

健全人格、维系社会联结、守护人性尊严的独特价值

场域的地位，完成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导人类技术化

生存的伦理使命。 

4.4  从“具身认知”到“离身认知”：人类“赛博格

化”的体育精神感召与意志呼唤 

赛博格的出现打断了这种永恒存在的文化流传进

程，“赛博格也对体育精神诠释、体育身份正义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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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的冲击”[24]。当后人类身体已经成为可编码并

增强的界面或场域时，赛博格对身体的“器质性压抑”

和“离身性编码”，删除了人类个体具身的直接感知以

及认识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活动，重构人类从经验感

知到综合判断的认知进路。 

人类“赛博格化”的“离身认知”转向，抹杀了

人类跟世界进行直接联系的“符号”——身体，也抹

除了人类在时空长河中不断累积的“经验”。在离身认

知框架下，“身体”这个曾经感知世界、与世界交互的

锚点，其直接经验被降格为可被技术监控、解读甚至

模拟的“生物信号源”。人类的直觉、情感、临场判断

等高度依赖情境化身体经验的认知要素，在追求效率

与可计算性的逻辑下，被视为非理性、不可靠的“认

知噪声”，面临被算法清洗或覆盖的风险。在赛博格利

用技术调动身体的主动性与意识的自主性时，人类的

身体与意识急需得到体育精神的呼唤。 

体育作为人类具身运动与精神感知的实践活动，

其精神内核与意志呼唤恰恰根植于具身认知的不可替

代性，是个人摆脱意识形态束缚、重获思想自主的重

要途径。体育精神所感召的是人类在极限状态下，身

心合一所迸发的超越性力量。这种力量源于生物体的

内在潜能，经由意志的淬炼而升华，其过程与结果都

深深烙印着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当技术

试图通过离身化编码将人类“意识上传”时，体育以

血肉之躯的极限实践，发出振聋发聩的意志呼唤。苏

珊娜·柯林斯的《饥饿游戏》中，主人公凯尼斯·艾

佛丁通过挖掘自身在游戏中的具身体验和直觉洞察

力，摆脱了思想的禁锢和压迫，重新获得思想自主权，

此外还促进了团结、社会凝聚力和归属感，为受压迫

者的解放和赋权提供了途径。这种具身体验与精神意

志的坚定正是体育的核心，在人类“赛博格化”浪潮

中，为迷失于数据迷宫的“离身之魂”，照亮一条回返

具身存在、重拾生命厚度的救赎之路。 

4.5  从“机器嵌入”到“身体脱嵌”：人类“赛博格

化”的体育文化共鸣与社会批判 

赛博格技术已经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嵌入人类

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各类活动场景，赛博格作为人类

科技时代发展的新产物，将“人”变成“单向度的人”。

在体育领域中，各种先进训练设备和监测仪器的引入

也体现出“机器嵌入”的痕迹。现代社会中，人类“赛

博格化”的迭代趋势，呈现对技术变迁与社会需求的

高度敏感，已融合形成创新性与前沿性的开放创新知

识生态。 

赛博格对人类身体的“机器嵌入”，致使身体与社

会的关系“脱嵌”，无不体现技术神话对“人”的身体

建构与身体规训。当身体从其所处的生命情境、历史

脉络与社会关系中“脱嵌”，沦为纯粹信息处理与性能

优化的界面时，人便不再是自身行动的操作者，而只

是技术系统指令的被动执行者。同时，机械身体与其

他自然身体间的隔阂增加了社会群体间的意见分歧和

社会矛盾滋生的风险。这种“身体脱嵌”所带来的异

化危机，是社会从工具化到存在性的断裂。体育文化

以其独特的实践场域，正激烈对抗这种异化趋势。“扬

弃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身体异化就需要不断规约虚拟

身体和数字身份在社会生活中的‘脱嵌’，使人回归真

正的共同体关系”[25]，重构“身体在场”的社会仪式，

激发深层文化共鸣。 

从“机器嵌入”到“身体脱嵌”，这种身体“脱嵌”

不仅弱化了体育“身体力行”的生命教育功能，更激

起了强烈的文化共鸣与社会批判性回响。体育不再仅

仅是身体的狂欢，更已成为思考技术与人类未来关系

的哲学实验场。体育是一种自我关怀和生存保障的文

化，当身体沦为信息流中的可置换节点，人类便丧失

了对苦难共情与团结抗争的文化根基。“只有当个人在

社会共同体中从文化上把自己的能力表达出来的时

候，他才能与自我实现和解”[26]。体育通过肉身对抗

机械依赖的壮举，发挥出“人”的本质存在，呼吁重

建一种“身体再嵌入”的体育文化整合，它要求我们

警惕技术理性对生命丰富性的褫夺，并以技术必须服

务于人类尊严的具身表达，消解技术带来生命体验的

文化规训与暴政。 

 

5  结语 
后人类未来将怎样？人类技术限度如何？在技术

时代中，体育是否是人类最后的生命反抗与救赎？人

机合一的双面：一方面是“人化”的生命叙事，展现

了人类在技术时代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是“拟人化”

的机械表象，增强了智能在技术时代的现实运用，“雅

努斯的双面”成为了人性的未解之谜。1984 年的电影

《终结者》中，液态金属机器人就化身为赛博格的形

象，进入人们的眼帘。“人机合一体”赛博格对人性的

分化、身体的驯化、价值的商品化和社会关系的个体

化，以醒目的视觉符号宣告着智能生命时代的降临和

生命自然演绎时代的终结。在加速社会走向后人类的

进程中，体育以身体的“适应性稳定”与生命的“治

疗性共鸣”，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强有力的“减速补救”

和“应急助力”。面对不可逆的技术加速浪潮，体育以

人类生命“不可加速的身体实践”构造了一种积极转

向的行动路径，实现人类从“社会加速”到“人与世

界共鸣”的范式转变。体育，作为人类最古老、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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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身体文化与生命实践，在这场宏大的人类“赛博

格化”叙事中，绝不沦为加速的同谋。体育反而成为

一座减速的生存岛屿，一种批判性的生命反思，以及

一个强大的实践纠偏机制，与技术时代进行着同频共

振。时刻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演进且社会如何加

速，体育的核心永远关乎肉身的温度、拼搏的激情、

社群的联结以及生命的无限潜能。未来社会的体育哲

学与实践，其终极使命或许正是在“加速社会”的轰

鸣声中，为人类寻回一片得以安放自身且产生片刻安

静的“生命瞬间”，从而实现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福祉。

然而，后人类的未来并非一个既定终点，而是一个正

在被加速书写的开放叙事，在其中需要思考人类生存

与体育存在的哲学命题：体育始终是对于人生命意义

的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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